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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戴洪文同志受约于出版社，新著《千年古瓷》一书，希望我写一

篇序文。我于陶瓷知之不多，但辞之不得，勉强应命。近年来社会上

对文物的爱好、研究与收藏大有发展，文物图书的出版应运而生，如

雨后春笋，繁荣茂盛，令人目不暇接。关于古代瓷器的书籍，也满目

琳琅，美不胜收。那么，洪文现在又来写一部瓷器的书籍，有什么自

己的特点呢？即何以自立于此类图书之林呢？

我想，这就是在作为科普读物介绍陶瓷的同时，着重探掘中国陶

瓷的文化艺术底蕴，将陶瓷史不仅作为一部工艺史，而且是作为文化

艺术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并将这些研究心得介绍给读者，希冀引导读

者在了解有关知识、欣赏这些器物的同时，感受一些文化艺术气息的

熏陶，从而使这种欣赏进入更深一层的境界。这也许就是这部书的主

旨，或者说特点吧。

陶瓷器是美术品。几乎从陶瓷器诞生开始，它就不是单一地供生

活实用的，人们装饰它、美化它，并把它作为美化生活的一部分。磁

山、裴李岗、河姆渡、新乐文化的早期陶器都有花纹装饰。及至仰韶、

马家窑、红山文化的彩陶纹饰光彩耀人。龙山文化的黑陶薄如蛋壳，

“黑如漆，明如镜”，更作有一些玲珑的雕孔，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殷商白陶、敖汉大甸子出土的彩绘陶上有繁缛的铜器纹样装饰。魏晋

南北朝时期瓷器出现，北齐扁壶有模印舞蹈人物的形象。唐宋时期的

青瓷和白瓷，更多的是以颜色的光鲜和纯洁见长，唐宋辽金的三彩器

则是文彩斑斓，各极其胜。不仅如此，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将绘画（不

是图案）艺术搬上了瓷器的表面，开创了瓷器装饰的一片新天地。这

种做法至明清而鼎盛，举凡人物、山水、花鸟、草虫等题材无所不包，

工笔、写意的技法纯熟运用，文人画、风俗画等等都有体现。有些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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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就画艺而言，也是上乘的佳作。

瓷器的美感还引起了文学上的共鸣。唐代的青瓷和白瓷都得到诗

人的激赏。“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是对青瓷的赞誉。“大

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这是对四川白瓷的褒扬。以至最高统治者竟可向官家的窑业下发指

令：“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这都是人所熟知的名句。

瓷器的欣赏和诗文的联系在明清两代更为发展。苏东坡的《赤壁赋》

曾成篇地写在明代民窑青花碗上，文字下面就是一幅游赤壁图。而清

代青花、粉彩瓷画上也常有题咏的诗句，真可谓诗中有瓷、瓷上有诗。

文学和书画的艺术意境和精美的制瓷工艺如此水乳交融般结合，共同

酿造了一种高雅的气韵，徜徉其间，可以使人暂离尘世的喧嚣，暂忘

心上的烦忧。

瓷器的发明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美国学者威尔·

杜兰在所著的《东方的遗产》中说：“中国的瓷器是中国文明的高峰和

象征，是人类所能制作的最高贵的物品之一。”在中国这样悠久的历史

文化大背景下出现的中国瓷器自然是包容和集中了诸多社会内涵，自

然葆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精髓。我赞同洪文的一句话，“瓷器浓缩的不

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还有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关于“中华”名称

的来源和含义可以有很多解释。我理解，“中”是地域方位的概念，而

“华”是先民对自然界一切美好事物和现象的概括。中华民族自古即是

崇尚美好、追求美好和创造美好的民族。瓷器就是中华先民创造的最

美好的事物之一。时至今日，对瓷器的使用和陈设，仍然在起着美化

生活的作用。

一个时代的瓷器是其科技水平、经济生产能力和商贸状况的反

映，还包含有中外文化交流、中外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对中国古瓷的

研究，现在已成为海内外爱好者和学界人士共同关注的课题。这些方

面，本书作者也都有自己的探索、思考和见地，读者可以自己去了解

和评价，这里就不赘述了。

愿瓷器的鉴赏和研究给我们的生活和未来带来更多的美好。

  

徐秉琨

2008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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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

一抹蓝色和青霞满天——青花瓷器

英国物理学家牛顿 1666年用三棱镜分解出阳光中的

七种颜色，这个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却引发了色彩学上的

轩然大波，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认识原本司空见惯的色

彩。德国诗人歌德在他的《色彩论》中提到“一切生物都

向往色彩”，而青色和黄色是两种纯色。中国古文化中，

“青”是一种美丽的深蓝色，《荀子·劝学》中云：“青取

之于蓝，而青于蓝。”在西方“白”喻为纯洁，是耶稣升

天的色彩象征；在中国则视为玉的色泽，有善和美的寓意。

现代人认为青和白是人们感观中最适宜的色彩组合，因而

美学领域有“蓝白两色相配是永恒色”的说法。1000多年

前，中国人却用窑火的炽焰将蓝白交织的世界变成了永

恒，这就是被外国人喻为“国瓷”的青花瓷器。它是以钴

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

唐釉下蓝彩罐 宋青花花卉纹碗

唐青花菱形花纹枕残片

唐青花石竹花纹碗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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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蓝为色料，直接在胎上绘出图案，然后施上一层透明釉，经 1300℃

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的蓝白相间的瓷器。

在中国陶瓷史上，青花瓷器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富有诗意

的里程。钴蓝色料的有无是成就青花瓷器的前提，而远在战国时期，

人们已利用钴蓝来装饰陶制的琉璃珠，这第一缕蓝色或许和千年之

后出现的青花瓷没有必然联系，但它似乎昭示后人“蓝”是一种至

尊而美丽的颜色。7至9世纪的唐三彩上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钴蓝

色，说明唐人有意识地使用钴蓝增加色彩的美感，对蓝色已有了若

明若暗的感知心理。也就在这一时期，白瓷技术已相当成熟。或许

是有意为之，或许是机缘巧合，人们将蓝色绘在了洁白的瓷胎之上，

而崭露头角的长沙窑釉下彩为釉下蓝色的烧成提供了技术条件。于

是在富含盛唐气象的瓷器艺苑中出现了一枝奇葩—唐青花，这是

世界上最早的青花瓷器，亦被称为“唐代原始青花”。

1974年 10月，在扬州市城北公社出土了一件唐代白釉蓝彩罐，

在白中微微泛黄的釉面下，描绘着大小相错的蓝色斑点，这是唐代

青花瓷发现的最早记录。1975年，在扬州唐城遗址发现一件青花瓷

枕残片，上面有碎叶夹菱形的青花图案。之后在扬州地区陆续地出

土了20多件青花瓷片，其中绘有青花图案的玉璧底瓷碗残片，为人

们确定唐青花的存在提供了实证。除此之外，在海内外的公私收藏

中也偶尔见到唐青花的完整器具，如现藏香港中文大学冯平山博物

馆的唐青花三足罐，美国波士顿艺术馆的青花折枝花草叶纹碗，丹

麦哥本哈根博物馆的青花梅花纹罐等。

这些实物使人们对中国最早的青花瓷有了初步的认识。它们大

多数是小件器物，胎体和釉色闪着青色或黄色，钴蓝色泽浓艳，带

着黑色的结晶斑点。画面上稀疏点缀着花卉、几何图案等，周围大

面积留白，看来画工们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绘画“计白当黑”的理

论，使瓷器构图呈现出了“虚中有实、虚实相间”的艺术效果。目

前所见的唐青花图案是有限的，这些绽放在洁白瓷器上的蓝色花朵，

无意间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记录唐代花卉的花谱，里面最知名的是

洛阳花。在前面提到的玉璧底瓷碗的碗心里，画工用流畅的线条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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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绘了这种在唐代家喻户晓的名花。洛阳花是石竹花的一种，清代汪

灏《广群芳谱》记载：“石竹草品，纤细而青翠， 妍动人。一云千瓣

者，名洛阳花，草花中佳品也。”唐代诗人李白曾称赞洛阳花为“石

竹绣罗衣”，而陆龟蒙在《石竹花咏》中描述得更为详细：“曾看南朝

画国娃，古萝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钱斗，买却春风是此花。”这

件残破瓷碗上的洛阳花不仅增添了唐青花的色彩，也忠实地折射出了

那个时代特有的光辉。

令人遗憾的是，唐青花并没有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发展，到了宋

代突然出现了一个断层。尽管在浙江、广东宋代遗址或文化层中出

现了几件带有釉下蓝彩的瓷器，但很多学者认为它们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青花瓷，而仅仅是“白色瓷面上的一抹蓝色”。这个曾经为中国

陶瓷美学开辟了新天地的时代，烧出了诱人的青瓷、古雅的黑瓷、润

洁的白瓷和灵动的彩瓷，却在青花瓷的烧制上留下了空白。即使到

了南宋末期，白瓷的表面还是光洁无瑕，鲜有蓝色出现，而此时北

方另外一个骑马民族的铁蹄已逼近了南宋的都城—临安。

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蒙古各部推为全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

建立了大蒙古国。其孙子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消灭

了抵抗元军50年的南宋王朝。长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的成吉思汗家族，在其政权得到暂时巩固之后，出于

客观形势的需要，也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瓷业管理上。

他们首先注意到了景德镇，于至元十五年（1278）在

这里设立了浮梁瓷局。《元史》卷八十八曾记载：“浮

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瓷器。”前

文谈到因为光致茂美的“景德年制”青白瓷使景德镇

扬名中外，宋廷在此设立了司务所，遣使督瓷以贡京

师。在宋元相持50年的战火中，使北方诸窑纷纷残破，

而群山环抱的景德镇却非兵家必争之地，较少受到战

争的侵扰，于是四方远近的窑工来到了这里，遂使人

口大大增加。从文献记载表明，景德镇从宋咸淳五年

（1269）至元代前至元二十七年（1290）的21年间，人

元景德镇窑青花鱼藻纹大盘

内外壁满绘水藻、浮萍，并以水藻

的飘拂示意水的流动，盘心为一条嬉游

于水藻中的鳜鱼，鱼藻纹由此而得名。

“鱼”与“余”同音，寓富贵有余、连年

有余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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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口净增了 40%。在内陆山城避祸的人群里就有磁州窑和吉州窑的工

匠，他们带来了釉下彩绘技术。于是，新兴的制瓷力量在景德镇原

有青白瓷的基础之上，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元代青花瓷。有人也因此

说“元青花就是景德镇的代名词”。

关于元青花古人也曾在文献中提及。如成书于至正九年汪大渊

的《岛夷志略》，记载了作者自 1330年起至 1339年数次远航南洋诸

国的实况，其中记述的很多国家贸易品中有“青白花瓷器”，即是现

在人们熟知的元代青花瓷。蒋祈在《陶记》里曾经提到这种瓷器的

装饰技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

中谈到：“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则讲

得相对明确一些：“镇瓷在唐宋不闻有彩瓷，元明以来多青花。”但

这些人出于不同的心理，对元青花的记载过于轻描淡写，一度使后

人忽视了元青花的存在，使其在国人的记忆里封存了几百年。

20世纪20年代，当时举国上下掀起了收藏热潮，外国人也纷纷

来到中国寻宝，各地出现了大大小小出售真假古玩的商铺，最著名

的是北京琉璃厂古玩街。一位名叫吴赉熙的旅英华裔古玩商带着一

对罕见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来到玻璃厂出售。这对象耳瓶原供奉在

北京智化寺，颈部记有62字铭文：“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

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

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题记中的至正

十一年（1351）是元朝的一个年号，这显然是带有明确纪年的元青

花。遗憾的是，这对珍贵的元青花瓷器被当时所有的古玩高手定为

赝品，主要依据是当时古董行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元代无青花”，

另外一个原因是国人都把目光盯在了官窑身上。第一次走进国人视

野的元青花就这样失去了被认识的机会，后来象耳瓶被英国著名瓷

器收藏家大维德爵士买走，流到了英国。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古

瓷器学者霍布森是首位关注并承认元青花的专家学者。他于1929年

发表了《明以前的青花瓷》，详细介绍了民国初年英国大维德爵士从

中国收购去的一对至正纪年款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但是并没有

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1952年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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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者波谱博士发表了《14世纪的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所

藏一组中国瓷器》一文，1956年又发表了《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

瓷器》，他以一对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土耳其和伊朗

博物馆收藏的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将所有和象耳瓶风

格一致的青花瓷定为14世纪的产品。从此元青花受到全世界古陶瓷

研究学者的重视和公认，霍布森和波谱也因此被视为当代元青花瓷

器研究的开拓者和先驱。

至正青花象耳瓶毫无疑问地开启了元青花研究的新纪元。它们

高约 63.3厘米，青花的颜色浓艳深沉，有点点的铁锈斑痕，白中泛

着青色，纹饰自上而下共分八层，分别是缠枝菊、蕉叶、飞凤、海

水、云龙、波涛、缠枝牡丹、杂宝变形莲瓣。画面布局繁密，采用

多层的装饰带，仅仅在花纹过渡中露出白色的底釉。在唐宋瓷器上

几乎望眼欲穿寻找的蓝色，此时已化成了满天的青霞，在所有人的

心目中，这才是“纯粹”的中国青花瓷，人们习惯上将和象耳瓶画

风相似的元青花瓷器定为“至正型”。青花象耳瓶的明确纪年给人们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至正时期已经烧制出了成熟的元青花瓷

器，那么在此之前，它必然有一个成长的历程，后来在中国境内的

元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象耳瓶 元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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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不断发现为人们认识元青花的发展全貌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1978年，杭州市发现一座至元丙子（1276）纪年墓，墓中出土了 8

件瓷器，其中3件青白釉观音坐像，在发、眼、眉及服饰的突出部位，

用青花和褐彩描绘，胸前的如意云头纹上的蓝色清晰可见。这是目

前发现最早的元青花实物，蓝彩的描绘虽然不多，但毕竟是1276年，

这时元代立朝仅仅五年，它让人们看到了元青花初次萌动的迹象。随

后在江西九江延 六年（1319）墓出土了一件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瓶。

瓶的肩部堆塑狮、象首各一对，分别象征着文殊和普贤菩萨，器身

的图案用蓝中略灰的青料绘成，腹部为缠枝牡丹，颈部绘

仰莲八瓣，内饰蕉叶和蔓草纹。盖的顶部塑着一个七级宝

塔，盖面上绘12根荷叶脉络纹。塔式盖瓶上的青花图案已

明显比观音像的点式描绘成熟，它为学者们认识这一时期

的青花洞开了一扇窗，于是学术界将与此类器物风格一致

的元青花称为“延 型”。

从几件观音像上的点点蓝彩，到延 型青花的完整

图案，再到至正型青花的繁密布置，元青花向人们展示

了一个由简约至繁复的发展画面；同时也呈现出了复杂

多姿的面貌。它们的造型和装饰或带有浓厚的异国风情，

或具有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或展示了不同文化风格交

融于一体的意象。这些曾一度使人们困惑不已，后来学

者们回过头来重新追溯蒙元时期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终

于找到了答案。

13世纪，成吉思汗挟强大的蒙古部族，对周邻国家

大肆侵略和掠夺。自1219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以40年

的时间对西方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征讨，最远到达了匈牙利等地，

亚欧大陆的大部分纳入了大蒙古国的版图。军事的征服使许多国家

几乎在一夜之间走向灭亡，但客观上却加强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

接触和交流，为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创造了契机。与此同时，为了

巩固政权的需要，征服者也不得不吸收被征服地区的先进文化，间

接地使元代文化呈现了兼收并蓄的特点，于是出现了并非征服者本

元景德镇窑青花牡丹纹塔式盖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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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意的文化繁荣。

由于蒙古西征的大部分地区是伊斯兰地区，所以征服后的一个

积极结果是促进了伊斯兰文化的东渐。在蒙古兵团的箭鸣马嘶声中，

大批中亚、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到内地，构成了“色目人”

的主体。他们中有入仕于元政府的官员和学者，有常年奔走于西亚

和中土之间的商人，更多的是战争中被蒙古人俘虏而来的技

术工匠。这些人来后“居其津要，专其膏腴”，在大江南北

安家定居。数量庞大的穆斯林迁居于中国，形成了一个信仰

伊斯兰教、使用汉语而又承袭原有文化的回族，出现了“回

民遍天下”的局面。他们在元代社会处于优越的位置，仅居

蒙古人之下，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必然施加自身文化的影响。

于是，这些特殊的群体将浩荡的穆斯林文化带进了中原地

区，西域的音乐、医学、文化习俗、手工艺品渐渐地传入各

个角落。穆斯林的金错刀、陶器、玻璃器等不同程度地冲击

了中国固有的瓷文化体系，元青花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影响。

作为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元代交通达到了“无远弗

届”的程度。由中原至东西方有海陆两路。当时的陆路交通更为便

捷，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过蒙古西征和诸汗国的建立，由新

疆西行出现了三条通道，可直抵东欧、小亚细亚和伊朗。元朝对海

外贸易采取积极的态度，设立市舶司，管辖海外贸易，元代著名的

泉州港日夜繁忙，“涨海潮中万国商”形象地描述了这里贸易的盛况。

对中国商品需要量最多的就是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地区，为了迎合

这些地区的口味，元青花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样式和图案以适应商品

经济规律，因此不同艺术符号在方寸空间内日渐积淀，久而久之形

成了一种自身的特点。一些元青花由早期画面布局的简疏淡远到至

正时期的浓郁繁缛就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内涵向汉地艺术的部分游移。

从元青花纹饰的布局来看，在瓶、罐等大件器物上，主要采用横向

带状分区的形式，纹饰达到七八个层次。有的器物还出现了瓜棱形

的器腹。在盘和碗上则采用同心圆分区的方法，多层次从里向外伸

展，这些都是典型的伊斯兰式布局，在13世纪或14世纪早期西亚的

元景德镇窑青花龙纹扁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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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金属器皿和陶器上都能找到它们的原型。典型元青花的线条流畅洒

脱、笔意准确细腻、纹饰逼真写实，加之繁密的层次形成了一种花

团锦簇、少有空隙的艺术格调，和波斯绘画作品表现主题直白浅近

的作风一脉相承；而与当时中国绘画讲究意韵、含蓄，将形似放于

辅助地位的布局处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大漠北方由弱小走向强盛的蒙古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中

原地区的汉族文化难以在短时间相容相承。长期在马背上颠簸而形

成的固有习俗，和汉地悠久的农耕文明有着明显的差异。元朝立国

之后，一些上层贵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排斥汉民族的定居生

活，在情感上执著地保留着传统毡帐生

活。对汉文化的漠然态度和对游牧生活

的依恋，蒙古贵族的生活用具仍然以金

属器和漆木器为主，却无意间给瓷器文

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空

间。元青花在这种文化机缘之下，诞生

出了许多满足汉民族生活需要、符合平

民审美意趣的题材、纹饰和风格。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是元代戏曲杂剧在元青花

上的屡屡出现。由于汉族知识分子在蒙

元帝国中地位卑下而造成的心理压抑，

迫使他们借助新的排遣方式，因此嘲风

弄月的戏剧创作成为士人施展才华的手

段，出现了元代著名的杂剧、南戏和散

曲。它融合了宋金以来民间的演唱、舞

蹈艺术的特点，采用中国北方流行的曲

调演唱，所以在民间流传极广。它对元

青花的装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画师们

将许多民众喜爱的戏剧故事、神话故事

和历史人物表现在瓷器的画面上，以此

来温故昔日汉家天下的辉煌，从而勾起 元景德镇窑青花四爱图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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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这类题材的代表作品有湖南常德出

土的“蒙恬将军”纹玉壶春瓶、南京洪武年间沐英墓出

土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此外还有武汉市文物

商店收藏的“高士图”梅瓶，腹部上绘着“四爱图”，即

王羲之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和林和靖爱梅。从

元曲戏文中衍生出来的乡间俚语虽不多见，却含义深

刻，如安徽高安出土的一件高足杯上书“人生百年长在

醉，算来三万六千场”。

除此而外，元青花瓷器的题材还吸收了同时期姊妹艺

术的图案符号，最为常见的是将纺织品上的图案和原有的

瓷器纹样架构在一起，呈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风貌。蒙古

人似乎对纺织品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他们设立专门的机

构管理纺织品的生产。当时新创造了金色的织锦，刺绣上

出现了许多新的针法，使纺织品图案花样翻新、千姿百

态。缠枝花是元代丝绸上常见的装饰，在连续不断的“S”

形曲线的上下，伸展出对称的花果枝叶。而元青花上也相

应诞生了缠枝莲、缠枝菊和缠枝牡丹等。还有一种被称为

“锦上添花”的纺织品图案，它通常以抽象的图案为底纹，

突出具象的主体纹饰，于是瓷器上出现了海水地莲花、海

水地神兽等。元代贵族服饰上的云肩纹，也被窑工巧妙地

用在了瓶、罐的肩上或

盘子的内底心。

元青花对诸多文

化元素采取的是理性

的融合和吸收，而不是

刻意地照抄照搬，从而

形成了历久弥新的艺

术韵味。当元青花沿着

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

之路走向国外的时候，

元景德镇窑青花龙纹高足碗

元景德镇窑青花缠枝莲纹大盘

元景德镇窑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

元景德镇窑青花高足杯杯心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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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人们已少有的热情欢迎这个面貌一新的瓷器宠儿。至今在土耳

其托普卡普皇家博物馆、伊朗阿德卑尔回教寺以及埃及、印度等

地仍然珍藏着当时输出的元青花。它以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感染

着一个又一个前来朝圣的人们。

一个美国学者的文章开启了元青花研究的新时代，也掀起

了元青花的收藏热潮。在拍卖市场上，元青花也在锤起锤落声

中价格一路飙升。2005年英国佳士得拍卖公司在“中国瓷器及

艺术品”拍卖中，一件被称为“鬼谷下山”的元青花人物罐以

140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折合人民币2.3亿多元，创造了亚洲

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元青花无疑成了中国瓷器王国的至尊。然

而真正让元青花成为至尊的还是其蓝白两色最佳的艺术组合，

它是镌刻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永恒之色。

卵白汁中隐花影——“枢府”瓷

元代的景德镇出现了一种卵白釉的瓷器，因釉面近似鸭蛋

壳的颜色故而得名。又因为这种卵白釉瓷器中发现带有“枢府”

铭款，人们又称之为“枢府窑”或“枢府瓷”。

最早记载卵白釉瓷器的是明代初期的曹昭，他在《格古要

论》“古饶器”条里谈到：“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

者高。”文中提到的“枢府”是“枢密院”的简称。这种机构可

以追溯到唐代宗初期（763— 779），当时设置了由宦官担任的

枢密使，职责为“以承诏旨，传达王命”。五代时期的后梁王朝

（907—923），曾将枢密院改为崇政院，由士人充任，晚期又重

新称枢密院。宋代将枢密院设为最高军事机关，与中书省分掌

文、武大权，时称“二府”。元代尤为重视军事，“枢密院”的

权位达到了至高点。带有“枢府”款的瓷器应为“枢密院”的

定烧器。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枢府窑”条证实了这一点

并明确谈到，卵白瓷属于元代的“贡瓷”，为民营作坊烧造，朝

廷有命就制作，瓷土必须洁白细腻，胎体较薄，多有印花，器
元景德镇窑卵白釉“太禧”

铭盘

元景德镇窑青花人物故事

玉壶春瓶

元景德镇窑青花缠枝牡丹纹

带盖梅瓶



122
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型有高足碗、碟、马蹄盘等，器内都带有“枢府”字号，凡进贡的

瓷器均为“千中选十、百中选一”，同时其他作坊也有仿造，但质量

无法同供奉之器相比。

由于蓝浦在书中列“枢府窑”条，后人沿用其名，称卵白釉瓷

器为“枢府窑”或“枢府瓷”。但很多学者对这种叫法提出了异议，

他们的理由是：传世的卵白瓷大多没有文字，只有少量带有“枢府”

铭款。另外这种瓷器发现于景德镇湖田地区，在同一窑址中早期品

种为青白瓷，晚期为“枢府”款瓷器和青花器并存，说明在景德镇

内并没有专门的“枢府窑”。因此出于学术的严谨性，学者们认为“枢

府窑”或“枢府瓷”应改为“枢府”瓷，是带有“枢府”铭的卵白

釉瓷器，不能指代所有的卵白瓷。事实上，蓝浦在书里也谈到了“枢

府”瓷是千里选十、百里挑一的精品，而且当地出现了许多仿品的

现象。或许在蓝浦撰写此书之前，当地早已流传了“枢府窑”的说

法，作者遂沿袭旧名讲述“枢府”瓷及其仿品，这也是一种可能。

元政府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管理瓷业，但很多学者认为

它的使命不仅是督瓷，更主要的是课税。“浮梁瓷局”至迟在泰定年

间（1324— 1327）即已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课税局。课税局长官由

地方行政长官兼任，称“提领”。贡瓷政策是“有命则供，无命则止”。

“有命则供”时，有民间窑场烧制官府的定烧器，再印上“枢府”等

铭款，以示与民间用瓷的区别。没有政府指定烧瓷的诏令，民窑瓷

场则可按市场的需要生产瓷器，于

是民窑一时称盛。

由于是最高军事机关—枢

密院的定烧器，必然迎得当时上层

人士的喜欢，进而带动了中下阶层

的消费需求，所谓“上有所好，下

必甚焉”。流风所及，自会对景德

镇的瓷业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远近

的窑场作坊大量仿制“枢府”瓷以

达到赢利的目的，也是商品经济发元景德镇窑卵白釉印龙纹花口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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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蒙元世纪：元代瓷器展的规律所至，于是精粗不等的卵白瓷纷纷涌现。它们中的一部分

供应国内市场；另一部分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近几十年里在国内

外陆续发现了大批带有铭文或无铭文的印花卵白釉瓷器，如仅安徽

歙县一个窖藏就出土了109件带“枢府”铭的卵白釉印花盘。此外在

浙江杭州、江西高安、河北保定、新疆伊犁、河北宁城、内蒙集宁

路等地均发现了质量不等的卵白瓷。1977年在朝鲜新

安海底沉船里打捞出了数目惊人的卵白釉瓷器。这些

发现证明了元代卵白瓷生产的盛况，同时也从侧面反

映了相对宽松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给景德镇民

窑瓷业带来了一丝生机。

除了“枢府”铭款以外，卵白瓷还有其他款识。它

们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为印文，一种是墨书，大

多出现在碗的内壁、盘底的中心，而内容也是五花八

门。其中，“太禧”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卵白瓷铭款。“太

禧”是元代专掌祭祀的“太禧宗 院”的简称，此类

铭款瓷器应为太禧院征用的贡瓷。据《元史·百官志》

记载，天历元年（1328），置会福、殊祥两院，改置太

禧院以总之，次年改为太禧宗 院。还有一种常见的

铭款是“椿”字，在安徽歙县窑藏出土的卵白釉瓷器

中，有 32件碗、盘的底部墨书一个“椿”字。据《歙

县志·官司志》载，邑人洪椿在元至元年间曾任歙县

县丞，这些带有“椿”字的碗、盘很可能是他在景德镇定烧的，后

因徽州兵乱，他或他的家人将这批瓷器埋藏起来。除了这些铭款之

外，还有“昌江”、“福禄”等吉祥语款，“冯”、“郝”、“中和”、“德

星”、“德星桥”等工匠姓氏或作坊名称。带有家族姓氏的铭款出现

在卵白瓷上，说明当时到景德镇定货的除了枢密院和太禧院等大型

机构之外，还有来自社会不同层次的人群，他们或有一定的经济实

力，或稍稍有一点权势，利用景德镇“无命则止”的间歇期定烧一

批自己喜爱的产品。而卵白瓷上的作坊铭款则反映出生产者有意宣

传自家产品，带有明显的商业目的，在唐宋瓷器上常常能看到这种

元景德镇窑卵白釉芦雁纹碗

元景德镇窑卵白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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